
从中河通判万承紫罢官案看道光朝江南河工
———兼考万承紫的淮安清江浦生涯

杜　涛

　　提　要：周恩来外曾祖父万承紫，道光初任南河中河通判，因收藏两江总督琦善看中的元代 《龙舟图》被

琦善弹劾免职。从该案中可见道光时两江总督对江南河工事务的介入、江南河工的奢侈之风，以及南河官场的

文化氛围。万承紫尚风雅，收藏甚富，与寓居、往来南河的文人墨士多有交游，罢官后所居 “还读书室”为文

人雅集之所。原籍南昌的万家因河工而移居于南河治理中心淮安清江浦，万承紫子孙辈也精于河工。万家三代

的治水经历也对周恩来产生影响，任总理期间特别重视水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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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承紫 （１７７５—１８５２），字荔云 （或作俪云、荔紁），号渊北，原籍江西南昌，清嘉道年间

因任职于南河而迁居清江浦 （今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万承紫生于官宦之家，父万廷兰，字

芝堂，号梅皋，乾隆十七年 （１７５２）进士，官至通州知州。万承紫子万青选，谱名启甸，字少
云 （或作少紁、少筠），号泉甫，晚号随庵，历官山阳县外河主簿、清河县知县、署理淮安知

府、徐州府运河同知等职，女万冬儿为周恩来生母。

万承紫是周恩来外曾祖父，南昌、淮安地方志中均无传，关于万承紫的研究尚属空白。本文

由万承紫罢官案引出道光朝江南河工的相关问题进行研讨，并对万承紫在淮安清江浦的任职、交

游等情况作出考述。

一　万承紫罢官案
万承紫任职经历，此前所知只有光绪 《淮安府志》等府县志记载：道光五年 （１８２５）任中

河通判、署理外南同知，道光十三年任桃北同知。① 但民国 《续纂清河县志·万青选传》称：

“父承紫，官中河通判。”② １９１４年万青选孙万方沛笔录的 《江西南昌合 万氏余乐堂世系支图》

亦作万承紫官南河中河通判。③ 万承紫署理外南同知，是因万承紫兄外南同知万承纪护理淮海道，

其本务外南同知乃交与其弟中河通判万承紫暂行兼署３个月，非正式任命，姑且不论。中河通判、
桃北同知虽均为河务厅官，但通判为正六品，同知正五品，同知品级高于通判，且按光绪 《淮安府

志》记载，万承紫任桃北同知的时间要迟于中河通判，那么为何官修的民国 《续纂清河县志》和

家谱性质的 《江西南昌合 万氏余乐堂世系支图》都只称万承紫官至中河通判呢？

清人金安清 《水窗春呓》载：“衙参之期，群坐官厅，则各贾云集，书画玩好无不具备。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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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侯为两江，赏一手卷，乃元人王野云 《龙舟图》，中绘数千人，面目无一同者，已还价一千五

百金，次日询之，则中河厅万君以二千金购之去矣。琦遂劾万，终身以此废弃焉。”① 这个以二

千两银子购买元人王野云 《龙舟图》而被琦善弹劾免职的 “中河厅万君”，正是时任中河通判的

万承紫。

琦侯即琦善，满洲正黄旗人，道光五年六月至道光七年 （１８２７）五月间任两江总督。查光
绪 《淮安府志》卷１２《职官表四》，历任中河通判中姓万的只有万承紫一人，道光五年任；万
承紫的下任中河通判为于颐发，未记任职年份，再下任为田宝裔，道光九年任。万承紫任中河通

判的时间与琦善任两江总督的时间正好相符。

金安清，浙江嘉善人，素负才望，历官海安河务通判、宿南河务通判、湖北督粮道、候补盐

运使，熟谙河工掌故，著有 《水窗春呓》卷下 （卷上作者为欧阳兆熊）。今人谭其骧在 《读

〈水窗春呓〉后》一文中说：“置之清代笔记丛帙中，欧 （指欧阳兆熊）作最多列入中等，金作

则实为罕见的上乘作品。读欧作引不起我多大兴趣，读金作则使我为之倾倒不已。……它差不多

每一条都对乾嘉以后各个时期的时政、吏治、官场和社会风气，作了极为抉要精到的叙述。作者

显然是一个熟读清代盐、漕、河三大政，又能留意于道咸以后新起的洋务的经济人才。”②

金安清幼年时即居清江浦，其父金铨及金安清、弟金庆澜两代任职于南河。《水窗春呓》卷

下记载万承紫兄万承纪的事迹最多，有多处细节记述显示其对万家很熟悉。 《万廉山事四则》

条：“其在百幕时尺牍稿数百通，余装治成卷，已赠其胞侄少云明府世藏矣。”③ 廉山为万承纪

号，少云即万承紫子、周恩来外祖父万青选字。万青选咸丰十一年 （１８６１）署理清河知县，至
光绪五年 （１８７９）于多县任知县长达１８年。《水窗春呓》最早的上海机器印书局本刊于光绪三
年，故金安清称 “赠其胞侄少云明府”。万青选与金安清年龄相仿 （金安清长万青选３岁），均
已两代任职于南河，算是世交，故有金安清将万青选伯父万承纪在两江总督百龄处做幕僚时的信

稿数百通装治成卷赠予万青选之事。

万承紫购买 《龙舟图》前是否知道两江总督琦善已看中此画，现已无从得知。常理推测，

卖画人应未告知万承紫两江总督琦善欲买此画，不然还有多少人敢买？如果万承紫明知此事还加

价购买的话，那么这一定是对书画收藏的真爱，笔者认为也不失为收藏界的一则佳话。

《道光朝上谕档》有关于万承紫被琦善参劾罢官的记录：道光六年 （１８２６）九月二十四日，
“内阁奉上谕：琦善等奏参河员办工不力，请分别降革等语。所奏是。南河淮扬河营游击黄廷珠

办事迟钝，著以守备降补。中河厅通判万承紫办事草率，中河营守备邵沛人本无能办工，尤为迟

滞，俱着革职，以示惩儆。该部知道。钦此”④。在此不到两个月前的七月二十六日，琦善曾奏

准严禁河员侈靡，“河工积习相沿，每值兴举大工，率多夤缘投效，以为捷径。而办工各员往往

以珠玉玩好群相矜尚，甚至违禁馈送，将领项任意糜费，遂致工程草率。亟应严行禁止，以挽颓

风。着该督遇有投效人员到工，即饬令各归原籍，无得妄生冀幸。并饬在工员弁湔除积习，屏绝

浮华。凡遇兴办大工处所，不许将工次不需之物贩往销售。”⑤ 琦善奏参中河通判万承紫 “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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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率”，似正与此相合。

乾隆中期以后，江南河工重要事务需两江总督与南河总督会同办理，每年两江总督都要专赴

清江浦办公。道光帝上谕称 “琦善等奏”，其实是两江总督琦善与南河总督张井会奏，而江督列

名于河督之前。因河务官员富有，商人们拿着字画、古董集中于清江浦售卖，两江总督琦善适逢

其事，于是就有了 “抢画”的故事。

一年后，接替琦善任两江总督的蒋攸与南河总督张井又奏请将万承紫捐复原官，遭到道光

帝的拒绝。道光七年 （１８２７）十一月十日，“谕内阁，蒋攸等奏已革河工通判呈请捐复原官一
折。南河已革中河通判万承紫，前因承办工程草率，经该河督等奏参革职。兹该督等复以该革员

年力未衰，在工素称勤奋，奏请捐复原官。实属先后矛盾。若准其所请，则办公草率之员尚复何

所敬畏？所有该督等准将万承紫捐复通判原官仍留南河差委之处，着不准行”。① 道光帝看出两

次上奏的说法自相矛盾，故 “着不准行”，但他又怎知这两份奏折背后的故事呢？

这两份 “自相矛盾”的奏折南河总督张井均列名，按理说是官场大忌，果然遭到道光皇帝

的拒斥。道光帝的上谕中直接指出万承紫之前是经 “该河督等”奏参革职，只差未将张井二字

加在河督二字之后。然而此次奏请将万承紫捐复原官，应该恰恰就是张井主导。时任两江总督的

蒋攸到任未久，按情理不会主动要求张井和自己联名上达一个否定张井一年前说法的奏折。张

井和万承紫兄、外南同知万承纪私交甚笃。金安清称张井与万承纪为 “旧交”，“素器其名”，河

督任上尊称下属万承纪为 “廉山先生”②。张井自称与万承纪性情投合亲若兄弟，万承紫孙万立

钰 《百汉碑研斋石刻始末》：“荔云公请谒芥航河督，叙其续刻原委，署名研碑之末。芥航河督

辞曰：‘余与廉山，虽曰同僚，针芥契合，不啻昆弟。所以延子若续刻成者，成其志也，非希借

此留名于后世耳。’荔云公感泣受之。”③ 原文中荔云公、芥航河督、廉山前均空一格以示尊敬，

荔云公即万承紫，芥航河督即张井，廉山即万承纪。道光十三年 （１８３３），张井为万承紫作 《万

渊北通守承紫还读书室图歌》，又布置其暂署桃北厅印。这说明此前参劾万承紫确是琦善主导，

其时张井任南河总督仅６个月，应是不得已列名。
此次张井奏请将万承紫捐复原官，称万承紫 “在工素称勤奋”，当是实情，而非琦善参劾的

“办事草率”。张井 《万渊北通守承紫还读书室图歌》：“万侯宰邑懋循迹，继来河畔勤宣防。蹄

申膝折偶尔成暂息，天脱羁絷容相羊。……蹉跎有怀都未遂，不如闭门却扫把卷青灯旁。”④ 梁

章钜 《题万渊北别驾承紫还读书室画卷》：“万君我同官，日同畚锸议。苦读河渠书，力疲神且

悴。……读书贵致用，君才本俊异。宣防亟需贤，正待识途骥。”⑤ 梁章钜道光三年 （１８２３）至
五年曾任淮海道，与万承紫同为河官，中河厅即淮海道下辖六厅之一。张井、梁章钜这两位万承紫

长官的诗歌分别记述了万承紫在任时勤勉努力，志向高远，以及勤于钻研，在河工上学有所长。

道光帝 “着不准行”的这道上谕最终造成了万承紫 “终身以此废弃焉”。因此光绪 《淮安府

志》及民国 《泗阳县志》记载万承紫道光十三年任桃北同知，只能是临时代理。沈蓥 《怀旧录·

南昌万渊北先生》：“道光癸巳，予始负米淮浦，主先生。”⑥ 道光癸巳即道光十三年，淮浦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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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浦，可从侧面佐证万承紫于该年代理桃北同知。嘉庆四年 （１７９９）题定的 《河务工程督河二

院分办事宜》中，“暂行委员署印”属 “应归总河专管各事宜”①。南河总督张井于道光十三年

三月 “因患病恳请开缺”，延至九月二十八日麟庆至清江浦接任，其间万承紫曾拜见张井：“我

今拂衣归故乡，万侯万侯乃是起予商。”② 万承紫于道光十三年暂署桃北厅印，当是张井在卸职

前给万承紫的一个交待，也是给万承紫在下任河督前一个表现工作能力的机会。张井在道光帝有

明谕的情况下这么做，当是为弥补此前列名参劾万承紫的 “吾过”。光绪 《淮安府志》记万承紫

下一任桃北同知为祝豫，道光十四年 （１８３４）任，查 《道光朝上谕档》，祝豫升署桃北同知的时

间为道光十四年四月十六日。③ 万承紫暂署桃北厅不会有正式的批复手续，不算正式任命，故民

国 《续纂清河县志》和 《江西南昌合 万氏余乐堂世系支图》均只称万承紫官至中河通判。

二　万承紫的南河经历
道光时，南河总督下辖文职有河库、淮扬、淮海、淮徐、常镇五道，道下有里河、外南、中

河、海防、高堰等２３厅，厅下有汛，规模庞大。２３厅中，１２厅主官为同知，１１厅主官为通判，
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虽品级有别，但工作内容无差别，各挂所在地淮安、徐州、扬州等府

衔。与此类似，厅下各汛主官有县丞、主簿、巡检，分别为正八品、正九品、从九品，所在地为

散州的还有从六品的州同、从七品的州判。每年秋汛安澜或要工完竣后，出力官员皆有升叙。张

井之前的两任南河总督张文浩、严?，均非科甲出身，均曾在嘉庆间任里河同知。南河财力既

雄，官职又多，且河务官员必须精通水利，其选拔往往采取比较特别的方法，因此河工上集聚了

众多实有经世之学的人才，其中又多为科举不得意者。

万承紫进入南河任职，应由于其兄万承纪。万承纪，字畴五，号廉山，副贡，有经世之才，

长于河务。嘉庆十六年 （１８１１）陈凤翔任南河总督时，重金延万承纪为幕僚，不久改入两江总
督百龄幕，深受倚重，“司、道皆仰其鼻息”，继陈凤翔任南河总督的黎世序也与万承纪交谊密

固。嘉庆二十一年，百龄以熟悉河务为由奏准将万承纪留于南河以同知即补。后万承纪在南河历

官海防同知、外南同知、护理淮海道。高堰十三堡溃决后，运道梗阻，乃于道光六年 （１８０６）
试行漕粮海运。此时黄水高出清水过多，不敢再行借黄济运，万承纪于该年创立灌塘济运法，恢

复了清口段运河的通行，“通漕船者三十余年，河事赖之，其经济才实不可泯也”④。

万承纪、万承紫兄弟关系亲密，嘉庆十二年 （１８０７）万承纪在苏州府元和县知县任上时，
万承紫即随其同在苏州。据 《清仁宗实录》，百龄奏准将万承纪留于南河以同知即补的时间为嘉

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日丙寅。⑤ 嘉庆二十二年春，郭鮕至清江浦，寓汪敬见秋山阁，第二年三月

返回江南，其间与万承紫有交游。郭鮕 《灵芬馆诗四集》卷１０为嘉庆丁丑年诗集，中有 《万十

二承紫所藏赵子固水仙画卷即用原韵》⑥。根据排次，该诗作于其寄居清江浦期间。查庞元济

《虚斋名画续录》卷１《宋赵子固水仙卷》，郭鮕题该诗于 “嘉庆丁丑六月廿日”⑦，即嘉庆二十

二年六月二十日。则万承紫嘉庆二十二年六月之前已至清江浦，当于嘉庆二十一年随兄万承纪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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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嘉庆二十四年，万承紫子、周恩来外祖父万青选生于清江浦。民国 《南昌县志》记万青选

“生长袁浦，谙其民俗”①。袁浦为清江浦的别称。这也与其父万承紫此前已居于清江浦的经历

相符。所谓万青选生于北京宛平的说法没有依据。万承紫生于直隶保定，幼年时随生母返南昌，

道光十二年时自称 “壮乃侨居吴楚间……宦游江左逾二十年”②，并无在北京生活的经历。

万承紫至南河时，正值清江浦的极盛时期。《清稗类钞·典商汪己山之侈》载 “清江浦为南

北孔道，乾嘉间河工极盛；距二十里即湖嘴，乃淮北盐商聚集之地；再五里为淮城，乃漕船所必

经者。河、盐、漕三途并集一隅，故人士流寓之多，宾客饮宴之乐，自广州、汉口外，虽吴门亦

不逮也。有徽人汪己山，侨此二百年矣，家富百万，列典肆，俗呼为汪家大门。……广结名流，

筑观复斋，四方英彦毕至，投缟赠
$

无虚日，与扬州之玲珑山馆、康山草堂、天津之水西庄后先

辉映。”③ 汪己山，名敬，即嘉庆二十二年 （１８１７）郭鮕所寓见秋山阁主人，嘉道间郭鮕曾寄居
其家十年，汪与万承紫亦有交游。④ 光绪 《淮安府志》：“河督开府清江浦，文武厅营星罗棋布，

俨然一省会。帮工修埽，无事之岁费辄数百万金，有事则动至千万。与郡治相望于三十里间。”⑤

清代中期，清江浦因河工的兴盛成为重要城市，河务人员奢侈消费的盛行，造就了盛极一时的繁

荣：“故清江上下十数里，街市之繁，食货之富，五方辐辏，肩摩毂击，甚盛也。曲廊高厦，食

客盈门，细鄃丰毛，山腴海馔，扬扬然意气自得也。青楼绮阁之中，鬓云朝飞，眉月夜朗，悲管

清瑟，华烛通宵，一日之内不知其几十百家也。梨园丽质贡媚于后堂，琳宫缁流抗颜为上客，长

袖利屣，飒沓如云，不自觉其错杂而不伦也。”⑥ 嘉道时清江浦乃至淮安府的繁华，当是南昌万

家以及绍兴周家相继迁居淮安的重要原因。

万承紫于嘉庆末年入南河，官衔为捐纳的候补布政司理问。道光元年 （１８２１）九月七日，
以 “访获私设盐关枭犯多名”，“南河候补布政司理问万承紫着准以州同、州判尽先即补”。⑦ 其

后以布政司理问衔借补阜宁县丞，为海阜厅下辖三汛之一的十巨汛主官。道光三年十月十五日，

以 “访拿盐枭积贼张建礼，布政司理问借补阜宁县丞万承紫着以应升之缺，遇缺尽先升用”⑧。

旋署理属沿河知县缺的扬州府首县江都县知县，光绪 《江都县续志》作道光三年至四年任。⑨

道光四年正月十九日，升署邳北河务通判：“孙玉庭等奏遴员升署河厅要缺一折。着照所请，江

苏徐州府邳北河务通判准其以万承紫升署。仍俟经历三汛，该员如果胜任，再行送部引见。”瑏瑠

但直到该年下半年并未到任，仍署理江都县。道光四年十一月初三日，以办理赈务 “……署江

都县事、邳北通判万承紫俱着交部从优议叙”瑏瑡。道光五年二月十四日，由邳北通判调署桃清中

河通判：“魏元煜等奏请对调河工厅员一折。着照所请，江南邳北河务通判万承紫准其调署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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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河通判，所遗员缺即以颜尔懋调署。”① 道光五年五月至八月暂行兼署外南同知３个月。道光
六年九月免去中河通判。道光十三年暂署桃北同知，道光十四年四月卸任。

万承紫于南河曾先后任海阜厅十巨汛、邳北厅、中河厅、外南厅、桃北厅主官，分别管理阜

宁县黄河南岸中段、睢宁邳州黄河北岸、桃源清河中运河两岸、清河山阳黄河南岸、桃源县黄河

北岸河工，其中邳北厅为淮徐道属，外南厅为淮扬道属，余为淮海道属。南河各厅、汛财力富

赡，万承紫任邳北、中河、外南厅主官的道光四年冬至道光六年秋，正是南河工程经费最多的年

份，仅修复高堰石工及黄河挑工两项另案工程，费银 “不下一千余万两之多”②。中河厅全称淮

安府桃源安清中河厅，除管理桃源、清河两县中运河外，清河、安东、海州、沭阳四州县境内盐

河及六塘河亦为其所属③，下辖桃源中河、清河中河、安东中河三汛。道光六年黄河挑工中，六

塘河为王营减坝开放后临时宣泄黄河水入海的河道。查 《南河成案又续编》，启放王营减坝工内

与中河厅相关的工程有：盐河筑坝拦截，俾水归一路，以免分溜不畅，淤及盐河；盐闸遥堤迎溜

处添做护埽托坝；中河桃、清两岸纤堤单薄处择要镶做防风护埽；盐河两岸卑矮处镶修坚整；帮

培平旺河南堰；挖武障、车轴、莞渎、五图等河坝底淤滩，以除阻遏。以上工程均于道光六年八

月二十日王营减坝开放前完成，亦即于中河通判万承紫任内兴办完工。

道光十一 （１８３１）、十二年，万承紫承担 《续行水金鉴》的监刊工作。 《续行水金鉴》文

１５６卷，图１卷，２００余万字，南河总督黎世序、江南副总河潘锡恩先后主修，上承编至康熙末
年的 《行水金鉴》，收集保存了大量珍贵档案资料，是研究清代河工的重要工具书。“原任淮安

府中河通判万承紫”名列 《续行水金鉴》“监刊”三人之首④，另二人徐琮、李士瑛为前后任河

库道库大使，本职事务繁细，当因经管修书经费支给等事宜而列名。张井 《万渊北通守承紫还

读书室图歌》：“名山著述讵易事，聊补吾过胜面墙”⑤，应即指其安排万承紫监刊 《续行水金

鉴》之事。道光十三年，万承紫辑刻有 《吴门七孝子像传赞题辞》。道光八年时万承紫于苏州购

得 《吴门七孝子》画册，“裒辑成帙”，“刊刻以劝世”，道光六年丙戌科状元朱昌颐作序，南河

总督张井题辞，江苏布政使梁章钜题赞。

三　两江总督对南河事务的介入
清代前期，河务为河道总督专职，地方督抚协助配合。雍正七年 （１７２９），南河、东河分

设，其中江南河道总督专管江南省 （江苏、安徽）境内河工，全在 “统辖三省”的两江总督辖

区内，为两江总督插手南河事务埋下伏笔。乾隆三十年 （１７６５），定江南河工重要事务如人事任
命、工程钱粮需两江总督与南河总督会同办理，“自此两江总督兼河务遂为例”⑥。此举一是借

助两江总督调度地方行政系统全力协助办理河工，二是重大事务上两名总督可互相监督。两江总

７７从中河通判万承紫罢官案看道光朝江南河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３０册，第４７页。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３３册，第３３９页。
参见黎世序等修，俞正燮等纂：《续行水金鉴》卷１３１《运河水·工程四》（“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
社，１９９７年影印本，第７辑，第８册，第３６３页）：“淮安府中河通判一员……管理桃源、清河两县境内行
漕堤河……并清河、安东、海州、沭阳四州县属内盐河、六塘河，上接桃清交界起，下至海州境内场河止

各堤河闸坝工程。”

黎世序等修，俞正燮等纂：《续行水金鉴》卷首，“四库未收书辑刊”，第７辑，第６册，第８页。
张井：《二竹斋诗钞》卷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５１７册，第７７７页。
黎世序等修，俞正燮等纂：《续行水金鉴》卷１５《河水·章牍十二》，“四库未收书辑刊”，第７辑，第６
册，第２７６页。



督虽下辖三省，但三省均有不与其同城的巡抚治理，而江南河务素称肥差，两江总督自然乐于插

手。每年桃、伏、秋三汛及漕船重、空二运时，两江总督移驻于清江浦。① 两江总督进京陛见亦

例在秋汛之后。乾隆四十八年，以 “漕运、河道总督并无地方之责，究与各省总督不同”，授衔

改同巡抚，明确南河总督的官阶比两江总督低一级。乾隆五十四年，设两江总督行署 （原址今

为淮安市开明中学）于清江浦江南河道总督署西北、淮海道署西南。南河总督逐渐受制于两江

总督，河务也成为两江总督的一项重要职责。嘉庆十四年 （１８１９），革去铁保两江总督的上谕即
训斥其 “办河工则河工日见敝坏，讲吏治则吏治日见废弛”②。

道光五年，琦善任两江总督。其时河湖交病。道光四年 （１８２４）十一月，因放行回空漕船
开启御黄坝借黄济运，结果黄水建瓴而下，冲坏束清坝灌入原本蓄水过多的洪泽湖，造成高堰

十三堡溃决，洪泽湖堤坍塌一万一千余丈的特大事故。钦差至清江浦，当众宣谕两江总督孙玉

庭解任，南河总督张文浩革职枷号。造成此次事故的根本原因，则是黄河水位高出洪泽湖清水

过多。琦善 “于河工素未谙习”，而个人作风强势，道光五年六月初八于清江浦接两江总督关

防后，即以江南河工为首务，深度介入南河事务。道光六年五月初十 《暂回省城片》中称：

“计抵任十月有余，驻扎清江前后已及八月。”③ 其后五月十七日返抵江宁，六月十八日的奏折

中即称：“臣现在驰赴清江，筹备河湖。”④ 后琦善一直在南河办理黄河挑工，新年期间亦在清

江浦，如道光七年正月十三日奏：“臣等谨择于正月初十上吉之日，公同赴坝虔祀河神。”⑤ 统

计琦善在两江总督任上两年，驻扎江宁时间不足其任期二成，其余皆在清江浦江督行署。

道光六年，琦善力主开启王家营减水坝导黄河水至六塘河，趁此时机大挑王营减坝以下黄河

河身。结果费银６００万两，八月启放王营减坝，当年淮北田庐淹浸，第二年三月挽回故道后河身
依旧高仰，一无成效。究其原因，当是黄河泥沙在苏北沿海不断成陆，造成清口以下黄河河身较

明代几乎加长一倍，比降减小，挑河对清口段黄河水位降低作用不明显。结果在万承紫被免职半

年后的道光七年五月，琦善因此被免去两江总督。据金安清 《溃河事类志》，清江浦 “一时物论

沸腾，有五鬼闹王营之说”，琦善被称为 “冒失鬼”，同条中还称琦善 “素有刻核名”。据金安清

记述，南河总督张井是反对此次黄河挑工的： “正总河张芥航颇不以为然，而力不能止也。”⑥

其时张井的意见是 “安东改河”，即由安东东门改黄河北堤为南堤，另筑北堤。重大河务工程由

两江总督琦善确定，南河总督张井却 “力不能止”，可见其时江南河务由两江总督琦善主导，张

井几已沦为琦善河务上的副手。

琦善因办理河工不善而被免去两江总督后，接任两江总督的蒋攸于奏报到任谢恩的同时，

即奏请按嘉庆年间的两江总督松筠例：“修工、拨饷各事应河臣自行具奏，督臣不与联衔，乃可

稽察核办。请仍照向例，分别令总河办工，总督查察，各专责成。”⑦ 道光帝谕：“两江总督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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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星沅：《李文恭公奏议》卷１６《附奏兼管河务碍难驻工片子》（“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湾文海出
版社，１９６６年影印本，第３２辑，第２２２６页）：“向来督臣兼辖于河工，三汛及粮船重、空二运均至清江
筹催。”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１４册，第４３６页。
琦善：《两江奏稿录存》下 《暂回省城片》，“中国文献珍本丛书”，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２００７年
影印本，第６６７页。
琦善：《两江奏稿录存》下 《河湖同时盛涨》，第６８１页。
琦善：《两江奏稿录存》下 《筹堵大坝》，第７７１页。
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第５１页。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３２册，第１６３页。



辖河务，如遇寻常工程及一切堤防蓄泄事宜，自系河督专责，该督不遇综其大纲，原可无庸会

办。至若兴举要工、鸠夫购料、筹款拨项等事，以及甄核河员、稽察弊窦，该督必应会同商办，

联衔具奏，无得稍存诿卸。惟该督统辖三省，事务殷繁，若遇三汛时常驻清江，则一年之中竟有

半年驻扎工次，转于地方应办一切事件不无积压迁延。着蒋攸酌量汛涨情形，如可无须驻工，

即回署清厘一切庶务可也。”① 蒋攸主动要求放弃素称肥差的江南河务的权力，固有兼理过多

影响地方政务处理的原因，更重要的当是随着江南河工的日益败坏，事故频发，稍有差池，江督

难辞其咎，故寻求摆脱此项事务。此后两江总督介入南河事务的程度明显降低。

万承紫罢官案正是在两江总督介入南河事务的最高峰时发生，凸显了其时两江总督对南河事

务的掌控。根据嘉庆四年题定的 《河务工程督河二院分办事宜》，“题参、咨参官员”属 “应归

总河专管各事宜”②。此案的操作中却是两江总督琦善作主，南河总督张井不得已而列名，两江

总督虽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衔，但已有越权之嫌，这也当是张井在 《万渊北通守承紫还读书室图

歌》中将万承紫被罢官自承为 “吾过”的原因。蒋攸接任两江总督后，不再列名参劾河员，

如道光八年 （１８２８）三月二十三日 “张井等奏请将疏防之厅营各员摘去顶带”③，即由南河总督

张井及江南副总河潘锡恩题参。

四　南河奢侈之风
金安清 《河防巨款》： “本朝河防之费，乾隆中年以后始大盛。当靳文襄时，只各省额解

六十余万而已。后遂定为冬令岁料一百二十万、大汛工需一百五十万，加以额解，已三百三十

万。又有荡柴作价二三十万。苟遇水大之年，又另请续拨四五十万。而另案工程则有常年、专

款之分，常年另案在防汛一百五十万内报销，专款另案则自为报销，不入年终清单。”④ 这一

数额与道光帝的说法相符。⑤ 清朝几乎倾全国之力治河，道光年间南河每年常项经费、另案工

程经费加以廉俸兵饷，“无事之岁费辄数百万金，有事则动至千万”⑥，而道光朝每年岁入只有

４０００万两上下。故魏源在 《筹河篇》中说：“是夷烟者，民财之大漏卮；而河工者，国帑之大

漏卮也。”⑦

这些每年几百万两的银子是否都用到了治河上呢？《水窗春呓》卷下有道光末年金安清就河

工节帑问题回答两江总督李星沅的话：“究其实，五十万即足于公事。”⑧ 李岳瑞 《道光时南河

官吏之侈汰》称：“南河岁修经费每年五六百万金，然实用之工程者不及十分之一。”⑨ 防洪工

程经费使用的准确审核相当困难，而治河关系到漕运这一国家命脉，且一旦决口，生命财产损失

９７从中河通判万承紫罢官案看道光朝江南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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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３２册，第１６３—１６４页。
南河总督署编：《南河成案续编》卷１４，第３６页。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３３册，第７７页。
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第６３—６４页。
《清宣宗实录》卷４６４（第７册，第８６２页）：“南河除例拨二百七十万两外，又有各省额解及苇荡等款银
两，统计不下三百五六十万两。”此 “南河例拨二百七十万两”即金安清所称 “冬令岁料一百二十万、大

汛工需一百五十万”之和，加上各省额解六十七万五百三十五两，年常项经费银三百三十七万两有奇；苇

荡款即金安清所称 “荡柴作价”，只是苇荡营每年收采芦苇供埽工等用的折价，非实银。

孙云锦修，吴昆田等纂：光绪 《淮安府志》卷２《疆域》，第４页。
魏源：《筹河篇上》，《魏源全集》，岳麓书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２册，第３４７页。
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 《金穴》，第３８页。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卷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６辑，第１２１页。



巨大。康熙中期后，康熙帝从河道总督靳辅罢官案中吸取教训，认为河道官员只要有治河能力，

可以保障安澜，不必过于强调清廉。其后清代帝王对治河官员的侵贪多持宽容的态度。乾隆十年

（１７４５），河决阜宁县陈家浦，乾隆帝的上谕就清楚表明了这种态度，两江总督兼理江南河务的
首例个案亦由此引发。① 无怪乎后来 “通工又创为 ‘浮冒罪小，节省失大’之邪说”②。包世臣

《中衢一勺》卷中 《郭君传》记有两则案例：乾隆三十九年 （１７７４）河决老坝口，南河总督吴
嗣爵以 “钱粮五十万”商请郭大昌堵塞，清廉耿介的郭大昌却自行要求 “帑不得过十万”；嘉庆

元年丰汛六堡漫口，工员请帑１２０万，南河总督兰第锡以削减一半商于郭大昌，郭大昌提出再减
一半，称：“以十五万办工，十五万与众工员共之，尚以为少乎？”嘉庆帝亦曾谕示：“即河员承

办一工，果于工料估计大数不致悬殊，而又能办理坚固，或其中稍有沾润，伊等在工日用所需，

岂能一无资藉？此尚情事所有，朕亦断不苛求。若止图侵帑肥家，不恤国事，此则罪无可逭。”③

两月后又谕准南河各物料加价三倍以内不等。道光帝崇尚节俭，登极伊始即要求河员 “湔除锢

习”“帑不虚糜”，无奈积重难返，成效甚微，南河经费比之嘉庆朝有增无减，且随着道光年间

的银价飞涨，“独河工领银易钱，视昔已加一倍”④。道光二十八年 （１８４８），两江总督李星沅奏
陈南河情形：“向来例拨银两，各厅视为故常。岁以抢险为词，添设垫办名目，为数甚巨，偶遇

水势增长，仍请另备急需。国家大计攸关，河臣不能不奏拨，部臣不能不议准。其孰平孰险，为

公为私，几至不可穷究。”⑤

南河经费中其余八九成银子哪去了？李岳瑞 《道光时南河官吏之侈汰》称：“其余悉以供官吏

之挥霍。一时饮食衣服，车马玩好，莫不斗奇逞巧，其奢汰有帝王所不及者。”⑥ 王庆云 《拟请裁

并河漕冗官条议疏》：“厅员侈靡成风，一宴破中人之产，一掷尽千金之资。”⑦ 郑观应 《论治河》

评述：“河工一项，乃国家之漏卮，而官场之利薮也。”⑧ 金安清 《河厅奢侈》生动记述了南河官

员玩、吃、穿、用、藏各方面的奢侈生活：“河厅当日之奢侈。乾隆末年，首厅必蓄梨园，有所谓

院班、道班者。嘉庆一朝尤甚，有积资至百万者。绍兴人张松庵尤善会计，垄断通工之财贿。凡买

燕窝皆以箱计，一箱则数千金，建兰、牡丹亦盈千。霜降后，则以数万金至苏召名优，为安澜演剧

之用。九、十、十一三阅月，即席间之柳木牙签，一钱可购十余枝者，亦开报至数百千，海参、鱼

翅之费则更及万矣。其肴馔则客至自辰至夜半，不罢不止，小碗可至百数十者。厨中煤炉数十具，

一人专司一肴，目不旁及，其所司之肴进，则飘然出而狎游矣。河厅之裘，率不求之市，皆于夏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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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禀请河臣发帑，河臣只给数百两，以致缓不济急。盖河臣系河员出身，工程熟谙，一切弊窦皆所深悉，

综核太甚。……白钟山只知慎重钱粮，而不能权其事之轻重，朕所不取。至于河员，虽例用家道殷实之人，

然孰是挟资投效者？若过于综核，恐皆观望退缩，不能与上官一心，于事无益。”卷 ２５１（第 ４册，第
２４４—２４５页）谕两江总督尹继善：“总河虽系白钟山，但彼一谨慎而不识大体之人，只可司钱粮出入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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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故河工一事一以委卿，不可推诿白钟山。”

包世臣：《中衢一勺》卷中 《答友人问河事优劣》，清道光刻本，第１６页。
《清仁宗实录》卷１７８，第３册，第３３８页。
李星沅：《李文恭公奏议》卷１９《附奏请裁河工浮费片子》，“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３２辑，第３２０５页。
李星沅：《李文恭公奏议》卷１８《附奏覆陈查访南河情形片子》，“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３２辑，第２７５２页。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卷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６辑，第１２１页。
王庆云：《拟请裁并河漕冗官条议疏》，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２０，“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８４
辑，第２１８９页。
郑观应：《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上册，１９８２年，第１４２页。



间各辇数万金出关购全狐皮归，令毛毛匠就其皮之大小，各从其类，分大毛、中毛、小毛，故毛片

颜色皆匀净无疵，虽京师大皮货店无其完美也。苏杭绸缎，每年必自定花样颜色，使机坊另织，一

样五件，盖大衿、缺衿、一果元、外褂、马褂也。其尤侈者，宅门以内，上房之中，无油灯，无布

缕，盖上下皆秉烛，即缠足之帛亦不用布也。珠翠金玉则更不可胜计，朝珠、带板、攀指动辄千

金。若琪 珠，加以披霞挲件则必三千金，悬之胸间，香闻半里外，如入芝兰之室也。”①

五　南河官场的文化氛围
清中期以后，南河风气日益败坏。各厅员例应长年驻工，到道光时，“淮扬道属七厅、淮海

道属六厅，率多聚处清江。……因而实任佐杂各官，营汛备弁协防，鲜不尤而效之。……清江人

稠地隘，风气虚浮，厅员本有职司，乃若一无所事，游戏征逐，耗费实繁”②。实际上聚处于清

江浦的非仅淮扬、淮海两道所属河员，龚自珍 《己亥杂诗》第２４４首 《停帆预卜酒杯深》注：

“从弟景姚以丹阳丞驻南河，予到浦，馆其廨中。”③ 丹阳县丞为常镇道属江防厅丹阳汛的主官，

“专司丹阳县境运河闸坝，催攒漕船”④。这些聚处于清江浦的南河各级官员中不乏风雅之士，

客观上促进了清江浦文化的繁荣。

嘉道间清江浦有以陈鸿寿、万承纪为首的文人社团活动。吴清鹏在为陈鸿寿 《种榆仙馆诗

钞》所作 《序》中称陈鸿寿 “官南河时，与万廉山、郭频伽、汪己山诸君子共相题唱，一时名

士来游者几满宾馆，（青）〔清〕浦称风雅之盛自先生始。余曾一过浦，为留数日，惜匆匆别去，

未及与于坛社”⑤。陈鸿寿，浙江钱塘人，字子恭，号曼生，工诗文、书画，善作宜兴紫砂壶，

即 “曼生壶”，时任海防同知。海防同知原驻庙湾，自雍正九年 （１７３１）改为主管黄河南岸河工
的河务海防同知后，“历任俱僦寓清江”。陈鸿寿嘉庆二十一年 （１８１６）任海防同知，万承纪亦
于该年留南河以同知即补，道光二年 （１８２２）陈鸿寿卒于海防同知任上，病逝前 “坚求万代”，

万承纪乃继任其海防同知一职。蒋宝龄 《墨林今话》：“万廉山太守承纪……性喜延揽东南之士，

挟一技寸长者无不以礼罗致……殁后沈士美挽句云：‘垂死犹能庇寒士，此生恨未识明公。’其

风概可想矣。”⑥ 金安清 《司马好古》：“陈曼生、万廉山两司马，皆以名士为河官。两家宾客之

盛，连 接袂，常数十人。金石书画，无不充禼精好。曼作宜兴茗壶，形制仿古，各镌铭于上，

或间以花草，每具贵至数金而不可得。万则以秦汉碑百种缩摹于端研之背，虽斑驳断裂皆毕肖，

一时惊为神技。”⑦

南河官员自身提倡风雅外，各衙署幕中更集中了大量工于诗文书画的文人墨客。万承纪、万

承紫兄弟即 “幕中号多知名士”⑧。薛福成 《河工奢侈之风》：“每署幕友数十百人，游客或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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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第５１页。
沈蓥：《沈晴庚诗文集》卷５《怀旧录·王溯川先生》：“客游诸侯，主南昌万廉山司马、渊北通守最久。二
公幕中号多知名士，尤雅重先生。”



困无聊，乞得上官一名片，以投厅、汛各署，各署无不延请，有为宾主数年，迄未识面者。幕

友终岁无事，主人夏馈冰金，冬馈炭金，佳节馈节敬，每逾旬月必馈宴席。幕友有为棋博、樗

蒲之戏者，得赴帐房领费，皆有常例。每到防汛紧急时，有一人得派赴工次三日五日者，则争

羡以为荣，主人必有酬劳，一二百金不等。其久驻工次与在署执事之幕友，沾润尤肥，非主人

所亲厚者不能得也。”① 道光十九年 （１８３９），龚自珍辞官南下途经清江浦暂羁，目睹幕于南河
各衙署的文士如过江之鲫，作有 《己亥杂诗》第８４首： “白面儒冠已问津，生涯只羡五侯宾。
萧萧黄叶空村畔，可有摊书闭户人？”② 金安清称：“道光辛卯，予从钱唐赵先生白亭游。……

其时袁江坛坫犹盛，朝夕过从，皆方闻缀学之士。”③ 道光十五年，御史成观宣奏：“凡河员之

车服饮食、宴会供应，无不穷奢极欲，踵事增华。至艺术之流，向皆仰食盐务，自淮鹾敝而浮费

绌，近皆移害于河工。”④ 据晚清画家朱熊 《日记》，清江浦南河各衙署幕中多文人墨客，终日

饮酒聚会、叙谈弈棋、赏鉴书画。朱熊，浙江秀水 （今嘉兴）人，字吉甫，号梦泉，精花卉，

时幕于外北通判又改中河通判黄世恩署中。《日记》中提到有名号且居于清江浦的画师有２０余
人，多幕于南河各厅，幕客酬劳外，亦自行卖画，有画会活动：“后至戈望槎家，赴蒋仲篱兄第

十集画会。”⑤ 蒋仲篱，名苣生，江苏昭文 （今常熟）人，擅山水，所著 《墨林今话续编》亦有

记：南河 “同人尝集画社于戈望槎翠余书屋”⑥。道光二十九年，万承紫曾与寓居清江浦的画师

朱龄、朱熊午间同饮，万承紫 “虬髯，精神甚健”⑦。朱熊与万承紫子万青选交往颇多，称其

“少紁四兄”，《日记》中有至清河县署晤万青选事，其时清河知县刘于淳亦南昌县人⑧，万青选

当幕于其署中；还记有万青选为中河厅新建 “环玉楼”题写篆书匾额，朱熊、万青选、罗敦贤

（金石学家罗振玉曾祖父）等十余人同至汪敬家祠游览觞饮等事。

南河总督驻地清江浦文化氛围浓厚，南河官员幕宾多好收藏，类似 “抢画”的事件并非孤

例。道咸之交，苏州书商金顺甫以宋刻孤本 《梅花喜神谱》等书求售于南河总督杨以增子杨绍

和，杨绍和 “极思并购之，而 《喜神谱》忽为他人携去，至今犹萦梦想云”⑨。李详 《愧生丛

录》：“宋刻 《梅花喜神谱》，黄氏士礼居旧藏，《百宋一廛赋》载之。黄氏之书展转数手，售于

杨至堂河帅。余友文登于彤侯之先德官南清河日，为之平章，其人以是书及宋版 《苏老泉集》

相赠。”瑏瑠 杨至堂河帅即南河总督杨以增，于彤侯父于昌进时任里河同知。李详称此说为于彤侯

“亲为余言”，与杨绍和的说法天壤之别。于昌进父于颐发即万承紫罢官后接任中河通判者，好

藏书，于昌进承其父雅好，亦与万青选为友，万青选曾为于昌进 《旧雨轩剩稿》题签篆字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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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喜神谱》于昌遂题跋则称其弟于昌进 “出清俸购数十种，予分得 《梅花喜神谱》一册”，

叔侄二人的说法自相矛盾。于昌遂题跋中还记载了蒋苣生借书不还之事：《梅花喜神谱》“旋为

画师蒋仲篱攫去，宛索之，诡辞弗报。每当落月横窗，晨风引户，辄怅怅如失良友。今年顺甫复

至河上，宛转赚得之，仍以归予”。① 该跋前的包世臣题跋称：“仲篱先生得之，珍若拱璧，宜

矣。”② 无怪乎于昌遂怒火中烧，题跋记录此事。包世臣为杨绍和经学师，杨以增父子购书亦多

经包世臣鉴定，奇怪的是杨绍和却始终茫然不知，空发 “至今犹萦梦想”之慨。

六　万承紫的收藏与交游
万承紫精鉴赏，好收藏，家藏甚富。道光十七年 （１８３７）时自称：“余自壮岁游吴楚间，购

求名贤真迹，不下二十寒暑。”③ 李振钧 《题郑所南墨兰真迹》注：“此卷与子固水仙皆渊北珍

藏极品，以一匣双贮之。炎宋遗风可称双绝。”④ 郑所南为南宋画家郑思肖，子固为南宋画家赵

孟坚。钱杜 《松壶画忆》：“南昌万氏所藏赵子固水仙，用水墨澹染，叶长几盈尺，花朵秀媚无

匹，窗下展读，忘乎在图画中。此奇妙之作，即使松雪翁命笔，终须让阿连出一头地，况他人

耶？”⑤ 顾文彬 《过云楼书画记》：“文待诏山水册：册都六幅，高简萧散，自成老境，妙处全在

有意无意间。……嘉道间为南昌万渊北所藏，郭频伽、齐梅麓、梁
%

林皆有题记。”⑥ 文待诏即

文
&

明，郭频伽、齐梅麓、梁
%

林分别为郭鮕、齐彦槐、梁章钜。郭鮕嗣子郭桐，“后主万氏还

读书室，昼夕临摹其所藏，阅三数年，于画理益邃”⑦。万承紫的藏画数量从中可见一斑。上海

博物馆编 《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收录有万承紫２７枚鉴藏印章，包括 “万渊北宝藏真迹印”

“碧香居主人”“映红仙馆”等，来源书画作者有元代赵孟 、金黼，明代文
&

明、唐寅、沈周、

仇英等。⑧ 近年来各大拍卖公司拍卖的万承紫旧藏不胜枚举，绝大多数为字画，作者有元代柯九

思，明代文
&

明、沈周、八大山人，清代王、罗聘、石涛、恽寿平等。

嘉道间陈鸿寿、万承纪等在南河的文化活动，万承紫也有参与，“时先生第五兄承纪、钱塘陈

君鸿寿皆为同知南河，皆尚风雅，先生鼎参其间”⑨。道光六年九月万承紫被参劾罢官，十月九日

万承纪病逝，其后甫遭罢官的万承紫承接了其兄遗风。沈蓥 《怀旧录·南昌万渊北先生》：“然先

生豪气不少挫，坐上客仍满。一时文人墨士如钱君杜、郭君鮕……齐君彦槐、金君力仁、沈君彦曾

咸下榻其室。故旧之有事南北者，又无不以先生为东道主而仰供困乏焉。”瑏瑠 沈蓥，江苏无锡人，

字秋白，号晴庚，“家贫力学，工诗赋，兼精篆刻。……后君客袁浦万氏，喜从龚定?、戈顺卿诸

君游，而与郭频伽子桐尤习”瑏瑡。道光二十一年 （１８４１），龚自珍、沈蓥等一同参加了万承紫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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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延秋会，这也是有记载的龚自珍暴卒前参加的最后一次文人聚会。沈蓥 《秋霁》词序：“寓馆

延秋，同集者为华亭朱蔗根、仁和龚定?、旌德江春艶、泰州程小松，主人则南昌万渊北也。”①

齐彦槐有诗题 《万渊北通守招同冯晋鱼、赵艮甫、孙子和小饮寓斋，余携宋元书画数种相示，

艮甫作诗见贻，次韵答之》。② 万承紫自称：“一时相识皆当代文苑名家，暇辄评跋楮翰，鉴别

赝真。”③ 张井 《万渊北通守承紫还读书室图歌》：“更兼清秘阁中富收掌，读书读画无相妨。座

中客满多措大，展玩日夕费酒浆。”④ 可知万承紫罢官后，多与满座文人墨士在自己家中日夜读

书品画，饮酒高谈，也借此排解罢官后的失意。

万承紫被参劾罢官后未返回故乡南昌，其母亦迎养于清江浦，并亲授万青选读书。张澍

《题万渊北承紫明府萱闱课读图》：“永夜坐前轩，伊吾不惮烦。玉虫灯吐穗，蠹简字寻源。鹤发

垂无算，兰芽臭不言。幔亭看太姥，巾卷有文孙。父喜窥帘久，童忙煮茗寒。书声何蕴藉，花影

自阑珊。异日看擎角，今宵且嚼丸。披图增健羡，韦母业 《周官》。”⑤ 齐彦槐 《萱闱课读图为

渊北通守作》亦将万母比为韦母：“纱幔宣文今白首，六经还授读书孙。”⑥ 此 “读书孙”即万

承紫子、周恩来外祖父万青选。道光十年 （１８３０）夏，道光九年己丑科状元李振钧返京途经清
江浦，有诗 《题萱闱课读图为万十二丈作兼勖少云四弟》六首，其一：“夫人九十有三岁，膝下

偏怜第四孙。愿尔成名娱我老，眼看麟凤大吾门。”⑦ 万青选行四，时龄十二。万青选字少云还

是号少云？今多以民国 《续纂清河县志·万青选传》“字泉甫，号少筠”的记载，称其号少云，

但 《江西南昌合 万氏余乐堂世系支图》记为 “字少紁，号泉甫，一号随庵”；《广印人传》亦

作 “万青选，字少筠”⑧。据李振钧诗，万青选字少云是正确的，因为不可能１２岁时即有号，只
能是字。万青选天资聪颖，是以长辈对其科举成名期望颇高。万青选为 “顺天监生”“宛平人”，

应是寄籍宛平以监生应顺天乡试。万承紫侍母至孝，有朱文 “萱荫堂书画印”，所刻 《吴门七孝

子像传赞题辞》扉页题 “萱荫堂藏板”。道光十三年春，万母以９６岁高龄去世⑨，万承紫 “哀

哀若孺子慕，至不能进饮食”瑏瑠。其后万承紫一家仍居于清江浦。

道光十五年 （１８３５），梁章钜奉诏入京途经清江浦时拜访万承紫，有诗 《题万渊北别驾承紫

还读书室画卷》：“万君我同官，日同畚锸议。苦读河渠书，力疲神且悴。自我去袁浦，君亦脱

羁辔。无官转洒然，奉母乐无事。时还读我书，陶语有深契。读书又读画，虹光贯橱笥。愧我才

拂衣，炳烛或可觊。闲云去复来，披图面如醉。读书贵致用，君才本俊异。宣防亟需贤，正待识

途骥。读书可贻后，令子青云器。琅琅声相闻，亦足畅心意。君家后必大，兹图其职志。有福方

读书，古语真有味。”瑏瑡 从 “还读书室”之名以及诗句文字中还是能感受到万承紫罢官后的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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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蓥：《沈晴庚诗文集》卷４《留沤吟馆词草·秋霁》，第３页。
参见齐彦槐：《双溪草堂全集·梅麓诗钞·补遗集下》，清道光刻本，第２２—２３页。
万承紫：《吴门七孝子像传赞题辞·跋》，万承紫编：《吴门七孝子像传赞题辞》。

张井：《二竹斋诗钞》卷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５１７册，第７７６页。
张澍：《养素堂诗集》卷２２，《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５０６册，第３５１页。
齐彦槐：《双溪草堂全集·梅麓诗钞·补遗集上》，第５页。
李振钧：《味灯听叶庐诗草》卷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５８４册，第５９１页。
叶铭：《广印人传》卷１３，清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刻本，第９页。
朱昌颐：《吴门七孝子像传赞题辞·序》：“今春太夫人近百龄而逝”，作于 “道光癸巳秋九月朔日”，万承

紫编：《吴门七孝子像传赞题辞》，第４页。
沈蓥：《沈晴庚诗文集》卷５《怀旧录·南昌万渊北先生》，第１５页。
梁章钜：《退庵诗存》卷２４，《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４９９册，第６６０页。



之境。张井 《万渊北通守承紫还读书室图歌》： “蹉跎有怀都未遂，不如闭门却埽把卷青灯旁。

名山著述讵易事，聊补吾过胜面墙。安能胶胶扰扰常此在泥滓，坐令心田性海成荒庄。”① 道出

了万承紫罢官后壮志难酬，抑郁神伤，只好转而读书寻求慰藉，故有 “还读书室”之名。张井

并记 《还读书室图》为钱杜所绘，郭鮕题字。齐彦槐 《还读书室图为万渊北通守作》注：“予藏

倪高士 《师子林》卷，钱叔美先生借观竟日，爱不释手，遂仿其意为此图。”② 倪高士为元代画

家倪瓒。“还读书室”也是万承紫晚年鉴藏印章文字，见西泠拍卖２０１４年秋拍罗聘 《北上图·

归帆图》、德国纳高拍卖２０１６年５月亚洲艺术品专场王 《仿巨然山水图》，此印 《中国书画家

印鉴款识》缺载。

钱杜另绘有 《还读书室消寒雅集图》，为师亮采作，亦仿倪瓒画意。沈蓥 《还读书室消寒雅

集图为师禹门刺史作》：“谁与作者钱老壶，意态直欲追倪迂。……当年共结岁寒盟，风雪围炉

味最深。”③ 钱老壶、倪迂即钱杜、倪瓒。师禹门，名亮采，陕西韩城人，举人，工书，曾任海

州知州、海安同知，女师妙?擅诗书琴画，为金安清妻。由 “当年共结岁寒盟”，可知道光时寓

居清江浦文人的消寒雅集为持续多年的文社活动。沈蓥 《探春慢》序：“消寒第一集，和石帚、

玉田各一首，同作者戈顺卿、尤信甫、王香谷、张松溪、万少云，而郭琴材补图。”④ 戈顺卿，

名载，江苏吴县人，工于词，所著 《词林正韵》被词家奉为圭臬，晚年 “客南河十二年”⑤。杜

文澜 《憩园词话》：“张松溪茂才泰初，一字安甫，钱塘人。少年英俊，于学无所不窥，尤深于

词，得山中白云神髓，守律亦严。幕游袁浦，于时戈顺卿主坛坫，首推服之。”⑥ 清人李慈铭称

戈载 “其实不过奉白石、玉田之词为金科玉律”。而清江浦 “消寒第一集”众人所和，即此二人

之词。秦缃业 《沈晴庚小传》：“是时顺卿讲词律甚严，君宗之。”⑦ 杜文澜称戈载 “以词学提倡

江南北者三十年”，此消寒雅集当即戈载提倡声律说之坛坫，沈蓥、万青选实得其传。万承紫还

读书室为清江浦消寒雅集的主要活动地点之一。沈蓥 《还读书室消寒雅集图为师禹门刺史作》

“我生幸榻图中室，聊作歌行歌主客”⑧，可确知此即万承紫还读书室，沈蓥客清江浦时即居住

于此。《〈探春慢〉序》记录的 “消寒第一集”参与者中，有万青选、郭桐、沈蓥３人居于万承
紫还读书室。

七　遗风余韵
万承紫子、周恩来外祖父万青选，亦南河出身，“通河务，精吏治。道光间以主簿投效南

河，寻署山阳外河主簿”⑨。山阳外河主簿为海防厅下辖三汛之一的山阳南岸上河汛主官，管理

山阳县境内黄河南岸中段河工。咸丰五年 （１８５５），以县丞衔借补宝应县主簿，为扬河厅下辖四
汛之一的?水汛主官，管理宝应县境内里运河两岸南段河工。咸丰十年南河总督裁撤。咸丰十一

年起，万青选始由军功相继任清河、盐城、安东等县知县。后由光绪三、四年安澜案内保准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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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井：《二竹斋诗钞》卷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５１７册，第７７７页。
齐彦槐：《双溪草堂全集·梅麓诗钞·补遗集下》，第３９页。
沈蓥：《沈晴庚诗文集》卷２《淮阴乞食草》，第１２页。
沈蓥：《沈晴庚诗文集》卷４《留沤吟馆词草》，第３—４页。
沈蓥：《沈晴庚诗文集》卷５《怀旧录·吴县戈顺卿先生》，第１７页。
杜文澜：《憩园词话》卷３《张松溪茂才词》，《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７３４册，第３９７—３９８页。
秦缃业：《沈晴庚小传》，沈蓥：《沈晴庚诗文集》卷首，第１页。
沈蓥：《沈晴庚诗文集》卷２《淮阴乞食草》，第１２页。
江召棠修，魏元旷纂：民国 《南昌县志》卷３５《人物六·万青选传》，第２３页。



知留于南河补用，晚年又任淮安府堰盱同知、里河同知、徐州府运河同知等河官，其间曾以里河

同知兼署淮安知府。万青选曾训其子：“愿汝兄弟入仕途不作知县。”① 应亦其仕途心声。民国

《南昌县志》载万青选治河事迹：“时议迁河南徙，委勘淮属黄河故道。青选由桃源历云梯关抵

海口察阅，详究利害，谓不可，事乃已。郑州河决，全黄下注，众惧洪泽湖淮扬各工溃，延及里

下河，将奏请开侍家坞各河，令就近入海，仍委青选勘度地势。青选言窒碍难行，惟展张福口引

河，开新窑河入吴城七堡，由旧黄河达顺清河，复浚杨庄以下旧黄河，俾洪泽湖得畅流入海，淮

扬各工即可保全。从之，果无患。”②

万青选子、周恩来八舅万立钰，字还之，号筱庵 （或作筱安、小庵），亦精于水利。清末时

为江苏候补通判、署理宿迁知县。“恪守家法，于江北河防水利，曲折洞达，如庖丁解牛，奏刀

砉然，关节开解。凡有堤工闸坝，无役不从。……上宪悉委勘估，倚如左右手。”③ 立钰民国初

任筹浚江北运河工程局运河上游堤工坐办，后为督办江苏运河工程局运河上游堤工坐办、江北运

河工程局运河上游堤工事务所长。１９１５年因运河堤工修理 “布置周密”，获颁五等嘉禾勋章，

１９１７年、１９２３年分别晋给四等、三等嘉禾勋章。１９３１年江淮大水，江苏省主席叶楚伧 “抵淮

后，首先访前运河上游堤工事务所长万立钰。据叶语云：治水问题，新派学理固不可以忽视，旧

人经验亦当尊重。渠此来除勘灾外，其惟一目的即在邀万出山，襄理苏省水利”④。

民国 《南昌县志》：“廷兰子孙不由科甲出身，然均擅风雅，习于河工，多才能，而未致大

用。已数世居清河，以宦为家云。”⑤ 张鸣珂 《寒松阁谈艺琐录》：万青选 “官淮上，工草书。

一门子弟，皆能艺事”。⑥ 万承紫的子孙辈虽亦 “擅风雅，习于河工”，但此时黄河北徙，漕运

改海，南河总督裁撤，下辖各厅十裁八九，事务并于漕运总督，河工上已失去昔日繁盛。薛福成

《河工奢侈之风》：“余又见一京员，论清江浦之盛衰，今昔顿异，尝切齿扼腕，谓漕运、河工二

者不复，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夫复漕运、河工，不过京员往来南北足以润其囊橐而已，而谓遂可

治天下乎？”⑦ 万青选亦好收藏，民国 《南昌县志》称其 “多藏古珍器”⑧，子万立 “尝出千

金购李芋仙刺史藏书”⑨，但毕竟财力所限，收藏上的成就远在万承紫之下了。

１９６４年８月２日，周恩来向在京亲属讲家史时说：“我外祖父万青选在淮阴 （清河）县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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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召棠修，魏元旷纂：民国 《南昌县志》卷 ３５《人物六·万青选传》，第 ２３页。此当为光绪十二年
（１８８６）至十三年事。光绪十二年，议分黄流十分之三入南河故道，江督曾国荃等覆奏，经逐细查勘，遍为
咨访，委系费巨工艰，猝难兴办。光绪十三年，郑州河决，南注洪泽湖，翁同騄、潘祖荫奏开河由兴化北

历侍家坞等处入旧黄河，接潮河达灌河海口。江督曾国荃、漕督卢士杰覆奏：“当经派委南河候补同知万青

选查勘兴化至旧黄河身……揆诸就下之性，殊未相宜。”同日又奏：“经臣世杰另勘得陈家集窑头地方可开

引河，上接张福口，下达吴城七堡……自张福口内窑河起，至顺清河止……连分挑杨庄以下至云梯关一带

旧黄河，工费核实估计约共需银四五十万两。”参见武同举等编：《再续行水金鉴》卷５０《淮水·编年十
八》，民国３１年 （１９４２）铅印本，第１３０１—１３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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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及淮安知府３０年，没有出过错，没有被裁下来。一般人都称赞他。”① 万青选曾３次出任清河
知县，“先后任事十年，民以大和，论者比之李信圭、管钜云。……卒后十余年，邑人牒请大

府，醵资建祠祀之。”② 周恩来特别说 “没有出过错，没有被裁下来”，当源于周恩来童年时万

家长辈曾多次强调此情况以为训迪，可见万承紫被参劾罢官一事对其后人影响深远。周恩来

说：“他最喜欢我们的妈妈———第十二个女儿，人称万十二姑，小名叫冬儿。……外公经常带

着她到处走，参加各种活动、礼仪等，所以她以后很会处事，很会应酬。……她是从小看惯了

讲排场，爱面子的，这五千块钱，光是玩，送东西就不在一半以下。”③ 周恩来又说：“我的父

母两方面都是封建官僚家庭，我生下来时，两家生活都在下降、破落。”④ 此句前周恩来还曾３
次用 “破落”一词描述他出生时的家庭情况。周、万两家在运河交通繁荣，河工、漕运兴盛的

嘉道间迁居淮安⑤，而随着南河总督、漕运总督相继裁撤，运河交通被新兴的海运、铁路替代，

淮安城市急剧衰落，原本依赖河工、漕运而生的各阶层失去生活来源，不迁离，破落是必然的

结果。

周恩来曾对水利系统的同志说： “我的祖上也有治水的。”⑥ 其任总理期间特别重视水利事

业，“每一个时期水利工作的方针任务，每一条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总理亲自主持审定。在 ‘文

革’前，每年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他都要另外安排时间，听取水利工作的汇报。……即使在 ‘文

革’那样艰难的岁月，许多重大的水利水电工程，在周总理的直接主持下，仍能及时作出正确决

策”。⑦ １９７２年，周恩来总理曾表示：“解放后二十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⑧ 周
总理对收藏也很了解，１９２０年代末，周恩来以在上海开设的松柏斋古玩号老板身份作掩护开展
革命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总理在国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批准在香港设

立文物收购小组，购回 《中秋帖》 《伯远帖》 《韩熙载夜宴图》 《五牛图》等一批国宝级古字

画。⑨ 治水和收藏这两项，都是周恩来外家的家学，周恩来童年时曾随母在清江浦外婆处住过一

段时间，应该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

（作者单位：淮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本文责编：程方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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